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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洪山

聊城一中是拥有 80 余年历史的
老校，据 2002 年出版的《春风桃李六
十年——山东聊城一中校史》记述，当
时已累计向部队、机关、高等学府、企事
业单位等输送 34000 多名毕业生。如
今，又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一数字更
加可观，从聊城一中走出的优秀人才亦
是遍布各行各业。

为国家培养这么多人才的学校，
历史上是什么样子？这里仅就个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聊城一中的学习
生活”记取她的一段历史。

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各
行各业百废待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
知识的人才。当时，本地唯一的中学
是从游击状态转入城镇的学校，其前
身是冀鲁豫边区第四中学，后更名为
平原省立聊城中学，人们习惯称它为

“聊中”——这就是早期的聊城一中。
为适应培养人才的需要，一些县开始
创办中学，首次招生，大多只招一个
班，40 人左右。而已有数年历史的省
立聊中，时有高中一个班，初中六个
班。那一年，聊中先招了两个高中班，
三个初中班。因国家需要人才，8月续
招新生100名，两个班。

当时，所招生源存在困难：各县仅
有的几所完小，学生都在寒假毕业，当
时学校放的是麦假和秋假，聊中招生
时离完小六年级学生毕业还差一个学
期。因此，学校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
告，并向地区内外广泛散发。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考聊中
的。

报 名
当时我在聊城县河洼刘完小读六

年级，聊中招生不是按教育行政系统
逐级部署的。第一次招生时，我们这
些还差一个学期才能毕业的学生都想
报名，但学校坚决不准。若强行去报
考，就会按退学处理。学校代理校长
召集大家开会时称：“县教育科会考虑
你们的安排问题，瞎不了你们这些人
才……”所以那次大家都没报考，既感
到十分惋惜，又对毕业后无处考学、须
荒废半年时光的前景深感忧虑。后来
聊中的续招是在秋假期间，我们没法
去找学校，也不敢轻易去报考。同时
招生广告上写着报考条件是“高小毕
业生和同等学力”，我们都很自馁，因
为自己既不是高小毕业，又还差半年
才能达到同等学力。

同学们聚到一起商议：毕业证不
可能提前得到，同等学力大概得区
公所出证明，大家都认为区里不会
给开……忘了是谁想出一个办法：
去学校教育科“请愿”！到了教育科，
学校的会计段金庆老师正在汇总账
务，我们说了来意，他很干脆，说：“我给
你们开个信去报名。”一会儿就拿来一

张开好的信，大家自然都很高兴，迅速
跑到聊中，此时已是报名最后一天了。

报名处设在聊中校门口传达室东
墙的一个窗口。负责报名的老师和帮
忙的同学接过信放到一边，让我们交
一张照片和一千元旧币（即后来的一
角钱），就给了准考证。后来学校的做
法表明，学校并不很重视学生自报的
学历：一年后，张海平校长宣布，报考
时若有借毕业证的，可以声明，学校会
为其恢复真名。当时几个班都有这种
情况，后来那些学生都改成了真实姓
名。但对于那些找人替考的学生，学
校决不迁就——未入学的从榜上除
名，已入学籍的勒令退学。

我们报完名离开报名处时，看到
墙上贴了通知，报名时间再延期至考
试前一天。

不过，我们毕竟还差半年功课，
这给我带来思想上的压力。幸而在
秋假放假前，学校已经发了下半年
的课本。我便对照课本，重点钻研
数学——因为数学占考试总分的三
分之一。借助课本上的例题和自己购
买的《算术难题分类详解》，循序渐进，
日夜通宵攻读。到最后，全书的所有
习题我都能做出来。

投 考
通知上说七点集合，可农村家庭

没有钟表，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动身。
我干脆早一天行动。临走前，母亲特
意用白面裹着高粱面，做了一锅花卷
让我带上。我还带着自己做的蘸水笔
——那是一根木棍，笔尖是用线缠上
去的——还有用二分钱一包的“墨水
精”沏好的一瓶墨水，步行来到了聊
中。找到几位同来考试的同学，大家
满怀喜悦。

可晚上住哪儿呢？似乎谁都没想过
这个问题。那时天还不冷，大家就决定
露天囫囵着睡上一夜。夜来临了，学校
附近真是人山人海。忽然有同学提醒：

“不知丁老师家能住不？”丁老师，即原在
高小教我们数学的丁祖佑老师，上学期
调到聊城联立师范任教，他不会干涉我
们“偷来”考学。我们找到他家，他摸黑
从床上撤下席、苫，又凑些铺盖，让我们
在古式瓦房厦下的台基上睡了一夜。

早晨起来，我边走边啃花卷，买了
碗水喝下，就赶往基督教会大院考生
聚集处。操场即考场，张海平校长和
几位老师站在讲台上巡视全场。监考
老师站在操场南北两端。到点后，由
教体育的王迺五老师喊口令，按准考
证号每百人一行在操场东部站队。操
场上摆放着前后左右都距离一米的摞
在一起的三块砖，上面用粉笔写着考
号，考生一行一行地步入考场，各人找
到写有自己考号的砖。教导处史大有
主任宣布：每人拿起写有考号的砖，坐
在下边那两块砖上，再把写有考号的
砖放到腿上当书桌。卷子是油印的，
让人感到很新鲜。监考老师持准考证
存根上的照片逐一核对。

上午考数学，下午考常识，包括政
治、自然、地理、历史等。同时通知大
家次日早晨看榜，榜上有名的继续考

语文、口试，并进行体检。
这次招考范围很广，当时我17岁，

属中间年龄，还有二十多岁的，也有十
四五岁的。在地域上，除当时属平原
省的聊城、菏泽、濮阳地区的考生外，
还有属山东省的泰安、德州，属河北省
的邯郸等地区的考生。从编号看，有
2700多人。次日出榜，600人进入第二
轮考试。考场布置与前日相同，不同
的是，砖摞上只写了榜上有名者的考
号。经语文等科目考试，最终录取一
百人，我们学校同去的同学中，我和顾
春源上榜。

学 校
学校起初占用了山陕会馆和基督

教会两个大院。此时，山陕会馆北已
建起三排教室，高中在北排，初中主要
在中排和南排，所有班级都已从会馆
搬进了新教室。

山陕会馆则全部用作学生宿舍，
前后门都锁着，出入只能走大殿前和
春秋阁前通往教室的夹道。

校部设在基督教会内，位于山陕
会馆后方的双街北段路西。路东则是
教会的家属区及民宅。基督教会大门
上有一个支撑门厦的水泥拱梁，上面
写着吕秉钧老师题写的“平原省立聊
城中学”。

基督教会的礼拜堂就是学校的礼
堂，每星期一第一节课是周会，各班学
生扛着板凳到大礼堂指定位置一班一
行坐下来听讲。主席台两侧坐的是老
师，正中墙上悬挂着吕秉钧老师画的
巨幅毛主席炭笔画像。画像上方左
右，张贴着印有马克思、列宁以及毛主
席头像的巨幅语录。

此时学校的班级分布是：高中部
有高一级（即高中二年级）一个班、高
二级（高中一年级）两个班；初中部有
初中十三级（初中三年级）四个班、十
四级（初中二年级）两个班，以及我们
这一级——十五级。十五级中，已到
校的是一、二、三班，续招的是四、五
班。

学生百分之八九十来自农村，绝
大多数为男生。已在校的学生中，男
生占百分之九十九；续招的两个班中
有六名女生，使整体男生比例有所
下降。几乎所有同学都住校，吃大食
堂。

1952 年，学校征用了双街路东的
民宅，拆除围墙和阁楼，将道路改到运
河岸边。经过改造，居民院与教会大
院连成一片。校长室、教导处及部分
教师宿舍等，都搬进了这些民房。同
时，学校在河东征地，建起新教室和新
操场。又向东延伸羊子巷，在运河上
修建了一座砖基木板桥，学校大门也
随之改到与桥相对的河沿路上，原来
的大门拱梁被移作新大门的拱圈。

同年12月，平原省撤销，聊城划归
山东省。因 1950 年已建立聊城县中，
上级将聊中定名为“山东省聊城第一
中学”，由顾协斋老师书写的新校名用
水泥塑铸在新大门的拱圈上。此后，
随着学生宿舍的建成，学校从山陕会
馆迁出。

入 学
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正逢我在

县里参加县团代会，于是请了假，团县
委给开了组织关系信。我回到家，挑
了被褥、草苫即去学校报到。

我们班的宿舍安排在山陕会馆的
春秋阁。床铺是用小木板凳架起的床
板，不按人分板，大家一个挨一个铺上
褥被，放不下就挤一挤。每间宿舍发
两支蜡烛、一盒火柴，由专人掌管，用
以照明。

第一学期，我们被调到会馆南大
殿的后殿；又一个学期，换到前殿；再
一个学期，换到中殿的前殿。到了初
中三年级，就搬入了河东新建的宿舍。

当时，会馆各大殿内的立柱上都
有抱柱楹联。各自然间的屋顶上，一
层一层的梁檩之间，一个挨一个、一圈
一圈地挂满了匾额，各种字体、各种颜
色都有。每天躺在床上，尤其是夏天
午休时，我总是先欣赏一阵这些书
法。记得南殿北墙东角上有一块匾，
是光绪末年挂的，由聊城著名书法家
萧蒲田题写、著名雕塑家徐元祥制
作。那时我不懂书法，听大人说，这
块匾挂到这里一比，水平就显得不高
了。

大殿檐下的石柱至殿前石狮子的
脖子上拉了铁丝，学生们就在这里晾
晒被褥。

学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教导处
王耀华主任提出消灭苍蝇、蚊子、虱
子、老鼠“四害”，台下齐呼“还有臭
虫”，他便补充“再加上臭虫”。臭虫藏
于被褥、床板、墙壁和房顶缝中。当时
无杀虫剂，学校便增设大锅烧水，让学
生用开水浇烫床板、凳子，反复处置后
终将臭虫消灭。那时社会上流行疥
疮，极易传染且很难治愈。一些同学
带病入学，学校便设疥疮宿舍，让学生
定时洗澡、用药擦治，治愈后回本班寝
室。病号室开始是两间，后减至一间，
学生全部治愈后撤除。

我们班的教室是山陕会馆北边南
排教室的西栋。晚上自习照明，全用
汽灯。课前，几位校工抬着一串串点
燃的汽灯逐屋吊挂，中间出了毛病，他
们随时调治或另换一个。搬到河东新
教室后仍用汽灯，直到闸南电厂供电，
才改用电灯。

作息的号令是教堂顶上的钟声：
上课连响两声，下课响单声，起床、集
合连响三声，熄灯则是两声间一声。
打钟的是原教会职员孙伯祥老人，他
瘦得眼窝塌陷，好像连眼球都包不住，
但钟打得格外响。后来我回到家里
住，离学校有七八公里远，但只要不刮
北风，照样能听到那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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